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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新长征
王琦

突然发现腰间的皮带边缘磨得粗糙掉皮，便让爱人给
我取一条新的。正巧出来取书的女儿听到了，就义正言辞
地反驳：“这条皮带好好的，干嘛要换呀？”

“你看，这里都掉皮了。”我指着瑕疵辩解。
“老师前几天刚给我们讲了‘半截皮带’的故事。这么

好的皮带说扔就扔，你就没有节俭意识，更没有长征精
神。”

女儿的一番教训，让我羞愧难当。一个三十多岁的成
年人，觉悟竟然还不如一个十岁的孩子。

于是，我便让女儿给我讲“半截皮带”的故事。
女儿清了清嗓子，娓娓道来：1936年 7月，红四方面军

第三次穿行茫茫草地，其中有一名十四岁的小战士叫周广
才。他们走到中途就彻底断粮了，为了活下去，大家挖野
菜、嚼草根，甚至从牛粪里捡未消化的粮粒。当野菜和树
皮都找不着时，他们只能解下身上的枪带、鞋撑和皮带煮
着充饥。在六位战友的皮带吃完后，大家对周广才说：“该
吃你的了。”战友们知道，周广才的这条皮带是在战斗中缴
获的战利品。周广才看着心爱的皮带被切成细丝漂在稀
溜溜的汤水里，忍不住痛哭流涕。在他们吃完第一截皮带
后，他哭着恳求战友：“我不吃了，同志们，把它留着做个纪
念吧，我们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就这样，大家怀着对
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留下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后
来，周广才的六位战友先后牺牲，只有他跟随部队胜利到
达了延安。为了缅怀战友，他在皮带背面烫上了“长征记”
三个字，用红绸子包裹起来压在箱底，于 1975年将其捐献
给了国家。

听着女儿的讲述，那条斑驳的旧皮带在我的眼中渐渐
幻化成了一座高大的精神丰碑。“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
原好干粮”，这句在长征路上广为流传的歌谣，不仅是对极
端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更是对革命先辈们百折不
挠、坚韧不拔的生动注脚。在那段“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
充饥志越坚”的岁月里，支撑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的，
是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和铁心跟党走的坚定信仰。这
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同甘共苦的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了
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动
力。

是啊，女儿说得非常正确，过往的岁月不能忘记，反而
更应铭记。时光荏苒，当年的草地与硝烟虽已化作历史长
河，但长征精神却从未褪色，反而在新时代更加激荡着磅
礴力量。在当今的和平年代，虽然我们不再啃皮带、嚼草
根、爬雪山、过草地，但新征程路上，我们依然会遇到不少
难关险隘，面临诸多考验。当今时代，缺的不是物质，而是
超越物质的坚韧意志、不变初心和坚定信仰。而这些，正
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力量！

新长征，是在平凡日常里，持续同自身的懒惰、安逸、
得过且过等思想作斗争。就像这条旧皮带，它时刻提醒我
要与铺张浪费作斗争，与畏难情绪作斗争，要时刻保持清
醒与自律。

新长征，是在攀登科技高峰的路上，常与未知的困难
和技术壁垒等作斗争。正如航天员朱杨柱所言：“长征精
神的接力，从来没有停歇。”从2003年神舟五号实现首次载
人飞行，到 2008年神舟七号完成太空出舱、2021年神舟十
三号刷新驻留纪录，再到全面建成空间站，几代航天人铸
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的载人航天精神。正是他们以无畏姿态在无垠宇宙中奋
进不止，才挺起了中国航天的脊梁。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如今，我的这条旧
皮带依然系在腰间，它像一面镜子，也是一声号角，时刻提
醒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
应当接过先辈们手中的接力棒，在平凡的岗位上不懈追
求，在时代的洪流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长征精神的
火种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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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泉
婉晴

陕北迹寻

听闻宜川南山新发现一眼泉
水，名曰卧龙泉，泉水清冽甘甜。回
到宜川，我便邀上文友一同前往探
访。

清晨的阳光透过云雾，露出一
抹浅浅的微笑。我们从一号院大门
旁侧的水泥路向上走，山坡上笔挺
高耸的松树郁郁葱葱，仿佛脚下的
土地蕴藏着神力，将它们拔地而起。

松林间，石铺的小径曲曲折折，
描摹出诗情画意的清幽。山谷中晨
雾缭绕，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绿意
被重重叠叠的山峦牵着，绵延不绝，
悠悠然透着神秘的气息。

一条小路通向山谷深处，路两
边散布着几块小菜园。篱笆围栏
上，金黄的冬瓜花像喇叭吹奏着一
首嘹亮的歌，淡紫的豇豆花恰似蝴
蝶在绿叶间翩翩起舞，小巧的马铃
薯花挨挨挤挤地簇拥在一起，呈现
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玲珑之美。

这么偏远的地方竟有人种菜？
我有些好奇。文友笑着说：“这是山
上牛家塬村搬迁下来的住户侍弄的

菜园子。”站在路边，我向山谷底部张
望，果然看见一个小村落，住着几户人
家。小路两旁百日菊开得正盛，或黄、或
紫、或红、或白……真有点“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文友对我说：“这
些百日菊是发现卧龙泉的人种的。”说
这话时，他脸上荡起了愉快的笑意。

我们在花香鸟鸣中继续往山谷深
处走。偶尔有提水的人与我们擦肩而
过，相视一笑，亲切地打着招呼。远远
地，隔着一条小水沟，在碧青的山腰
间，薄雾迷蒙的石崖下，一棵柳树上十
分醒目地挂着一只红灯笼。文友用手
指引我看——那儿就是卧龙泉。

清澈的泉水，跌跌撞撞，或缓或
急，从一只塑料瓶口潺潺流出。弯下
腰来，捧一口在手心，痛快地喝下，冰
冰甜甜，沁人心脾。接水的人络绎不
绝，有人手里拎着一只小水桶，有人干
脆骑着三轮车载着三四个大水桶。风
顺着山谷吹过来，带着百日菊淡淡的
香气，也带着泉水清润的凉意，每个人
脸上都带着松弛的笑意，没有奔波的
匆忙，也没有生活的焦躁，只有对这一

眼泉水的珍视。大家在叮叮咚咚的水
流声中，一边接水一边闲话家常。

他们说，这棵挂灯笼的柳树叫栖
凤柳，挂灯笼是为了让寻找卧龙泉的
人一眼便能瞧见。远处一棵看上去宛
如凤凰展翅的柳树，他们也给起了一
个诗意的名字，称为丹凤柳。泉水池
被覆盖在土层下，想来是怕雨水污染
了水源，或是怕寒冬泉水结冰。这些
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隐藏着一个人
的善意。这份善意，让我突然想起之
前的奇遇。

我们几个文友在东林烧烤店小聚，
九点多一起来到河边散步。快到彩虹
桥时，只见一辆三轮车逆向停在路上，
明亮的车灯照射着路面。走近才发现
路中间爬着一条又粗又长的灰色大蛇，
在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寒光，弯曲的身体
微微翕动着，吓得我倒退了几步。

儿子走上前和开三轮车的人打招
呼，发现他是一个聋哑人。他用手比画
着，张大嘴巴，着急地“啊……啊……”
叫着，向我们示意路上有蛇。这时，我
才明白三轮车亮着灯逆向停在路上，

原来是怕经过的人被蛇咬伤。
越来越多的人站到路边，挥手、喊

话，提醒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绕行。儿子
急忙拨打119，几分钟后，消防车赶来将
大蛇清理走了。人们渐渐散去，那位聋
哑人也开着三轮车走远了。那束灯光，
把整个夜晚都点亮了。

文友装满了随身带的水壶，喊我
走，我才从回忆的思绪中回过神，循着
来时的小路往回走。回头望，那盏红灯
笼藏在层叠的绿意里，像一个人最温暖
的善意，安稳又踏实。太阳已经升到了
头顶，我们的影子静静落在脚下，清冽
的泉水在水壶里晃荡，也把这份温暖的
善意晃进了我们心里。

一眼清泉，两棵柳树，这就是卧龙
泉。虽然没有看到任何与龙相关的踪
迹，但我看到了最美的百日菊、最红的
灯笼、最纯净的泉水，以及一个人最质
朴的善意。一束灯光，一份善意，它们
何其相似，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我想，宜川山水灵秀、文脉绵长，否
则这方水土怎能养育出如此善良淳朴、
乐于助人的宜川人呢？

去延安
杨岸

君子柳
王琪玖

我到现在都清楚记得，1983年
7月我刚到延安的那天中午，天上
就像掉火炭似的，从延安东关汽车
站拖行李出来行数十步，便喉咙冒
烟，浑身是汗。张眼四望，延河大桥
桥头的大柳树下有个老汉在卖杏，
于是就赶紧凑过去买了杏，用衣角
撩着，站在浓浓的柳荫下，倚着栏杆
吃杏，沐着轻摆的柳条带动的凉风，
看着清凌凌的延河水潺潺东流，热
汗渐消。从那一刻起，我便对柳树
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我觉
得，在延安，在炎热的夏天里，除了
石砌的窑洞，再没有比能罩下一片
荫凉的柳树更可爱的了。所以，我
在延安师范工作的十多年里，有三
四次调配宿舍，都选门前有柳树的
窑洞。而且，在离开延安的四十多
年里，每每忆及延安师范，脑海里都
会浮现出延安师范校园内外那些蓊
蓊郁郁的柳树。

延安师范位于延安北关大砭沟
的果山脚下，它的前身是陕甘宁边
区时期的鲁迅师范学校，曾是中共
中央党校所在地。所以，延安师范
虽然傍山而建，面积不大，但经过一
届又一届师生们的手植水浇，我到
延安师范工作时，果山上的桃李和
苹果树早已成林，校园内，教室和宿
舍间的高杨垂柳，也都有尺许粗
细。春来高杨翻叶，夏至垂柳鸣
蝉。再加上雪松蜡梅，月季海棠，一
年四季，绿草红花，金果白雪，把整

个校园装点得像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
源。我在延安师范的校园里换过三次
住处，每一处新居窗前都会有一棵或
几棵粗壮高大的柳树，每每开门推窗，
柳树的影子就会伴着月季的清香飘进
窑洞，静静地抚摸着书桌上的教案或
书页。每每春来，柳梢头萌黄泛绿的
时候，窗前的几棵大柳树下，便充满了
孩子们追逐嬉戏的笑语，还有年轻的
母亲们呼儿唤女回家吃饭的声音。夏
天里，课余饭后，常常有几个喜欢象棋
的老师聚在柳树下，围着青石棋盘攻
卒吃炮，捉对儿厮杀。时不时地，还有
幼师班的学生在柳树下练歌学舞，或
是操场上打球的学子靠树就荫，擦汗
歇乏。秋风起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两
片泛黄的柳叶儿落在从柳树下走过的
行人头上或肩上，似乎是在无声地提
醒人们，青春易逝，韶华难再，趁着年
轻，多读书、多做事，莫要等闲白了少
年头！

当然，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还有校
园围墙外的白杨树，以及校门外通往
延河岸边的那两排柳树。这些柳树估
计也是建校时栽的，或许更早，因为我
到延安师范任教的时候，它们的树干
已经有三四十厘米粗了。在我的记忆
里，沿着校园围墙的是一排高高的白
杨树，大约有三四十棵，一年四季，或
绿或黄，都是静静地耸在那里，我看着
它们，觉得它们像是一排沉静的老兵，
默默地守护着校园里读书人的宁静。
尤其是看到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倚

树晨读，白墙绿树相衬，让人顿生如画
之感。而校门外通往延河岸边的那两
排柳树呢，夏天里，树荫下摆满了卖瓜
果蔬菜、卖荞面碗饦、卖绿豆凉粉的摊
子。来来往往的老师和学生徜徉其
间，各选所需，各获所爱。我最喜爱子
长的绿豆凉粉，年年夏天都会圪蹴在
柳树下的荫凉里，呼噜呼噜吃上几
碗。我离开延安已经四十多年了，但
每每想起圪蹴在柳树下的荫凉里吃绿
豆凉粉的情景，那滑溜酸爽的滋味，便
溢满了唇齿舌尖。

不久前，我在延安师范时的同事
发来一组图片，图片上，一棵硕大的
柳树根朽中空，赫然倒地。他附着
一行文字，说是延安师范大门口最
后一棵百年老柳树，在立秋之日倒
下了。他还特意补充说，这棵老柳
树在倒下时，没有伤着墙，没有伤着
路，就连正坐在小凳上休息的女环
卫工也没有伤着。他还说，延安师
范现在已经成了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的附属中学，他要我为这棵老柳树
写点文字，以资纪念。

我没有立即回他，而是默默地拨
拉着手机，翻来覆去地看着那棵倒地
的百年老柳树，一时间感慨万千。我
想，这老柳树，大概就是为延安师范学
校的存在而活着吧？它活着的时候，
扎根黄土，餐风饮露，披霜覆雪，护墙
守园，蔽荫遮阳，为延安师范的教书
人、读书人拓出一片书香浓浓的天
地。延安师范完成了历史使命，撤销

了建制，老柳树的使命也随之完成，可
它老去的时候，也还是尽着最后的力
量，避开校园的墙，避开人行的路，避开
清洁校园的女工，真像是通灵了似的，
活脱脱一个德才兼备、温润如玉的林间
君子呀！

如是想着，我的思绪竟然唰地一下
倒回了我在延安师范工作过的那些岁
月，眼前浮现出那些已经作古和如今也
是满头飞雪的领导和同事，还有我教过
的那些学生们。他们讲课或听课的身
影清晰生动，和我交谈的面容亲切而鲜
活，我耳边，甚至响起了他们那带着浓
重鼻音的声音呢。啊，当我第一次沐着
延河岸边柳荫的清凉，倚着栏杆吃杏的
时候，我还是个初涉人世的毛头小伙，
而如今却已是发秃齿豁的老书生了！
那些曾荫庇过成千上万学子的柳树，经
历百年风雨，又怎么能不老、不朽、不倒
呢？我转而又想，天底下没有不老的
人、不倒的树，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
生，生死相继，才是天地大道呀！老柳
树倒了，它旁边那些后起的柳树，不是
正枝叶葳蕤、生机蓬勃吗？延安师范改
为附属中学，不正是一辈辈延师人甘做
教育基石精神的延续吗？老柳倾仆，延
师易名，彼消此继，形神不灭，不也是另
一种形式和意义上的永生吗？我这样
想着，心里忽然释然了。

于是，我就应同事之邀，以《君子
柳》为题写下了这篇文章，权作对延安
师范学校门前最后一棵倒下的柳树的
纪念吧。

留痕月岁
泛舟海诗

窗格里的绚烂
米宏清

心和行程提前出发
宝塔格外亲切
走过嘉岭桥，仿佛
自己的身影在延河中
找到了适应的温暖

先辈们的足迹
深烙在一粒粒小米的思想中
带一把送亲人
让他们在艰难和迷茫时
拿出来滋补自己

朝圣的脚步
一定要抵达离肤色最近的地方
之后，我们的心情
经粗布和窑洞调养
会让自己走一程又一程
康庄大道

前些天，我陪同一名画家朋友
去乡下采风。我们乘车沿着蜿蜒曲
折的山路走了一会儿，车子拐进一
条沟里。沟两边的山势有些陡，山
崖上长着杨树、柳树和槐树，枝叶繁
茂。一条小溪流过浅浅的河卵石，
在阳光下跳跃着白色的水花。山间
走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中等个
子，圆脸盘，身着粉格衬衣、深色裤
子，发辫挽于脑后，头上拢着一方浅
红头巾，肩上荷锄而立。

画家说，这里风景清秀，老乡的
衣着打扮很有艺术感，想到老乡家
里去看看。我们随老乡进了村庄，
村庄坐落在半山洼，周围地势平缓，
窑洞一院一院地散落在黄土坡洼之
间。院落很宽敞，灰白色的墙面，红
色的窑檐，白色的木窗，整洁明亮。
窑洞的窗格纸上贴着红色的动物剪
纸，窑口上挂的门帘，是用不同颜色
的布拼成的布堆画。

画家很是激动，不停地走着看着，
用速写本画着。进了窑洞，画家更是
惊叹不已。只见窑洞的炕围上全贴着
红色的剪纸，有老虎、鹿、羊、鸡、鱼、牛
等，还有石榴、牡丹等花草剪纸。

老乡扯下她头上拢的头巾洗了一
把脸，坐在院子的大柳树下和我们攀
谈起来。她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剪纸，
因为家里穷，她没有上学，但是心眼儿
灵动，看见村里的老奶奶剪纸就特别
喜爱，几乎看一眼就会。出嫁时，奶奶
给她送了几张红纸和一把剪刀，说她
是剪纸的好料子。

她常常听奶奶说，“生女子，要巧
的，石榴牡丹冒铰的。”意思是女娃娃
会剪一手好窗花，就是心灵手巧的。
奶奶有一双小脚，经常在窑洞的土炕
上盘着腿，就着煤油灯剪窗花。一张
红纸在她的剪刀下翻飞、旋转，不一会
儿就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剪纸图案。
她在一个放着剪刀、红纸，堆积着各种

颜色布片的篮子里拿出一本旧杂志，
翻出杂志里夹的剪纸纹样，说这些都
是奶奶留给她的。有一幅剪纸是一只
老虎，头很大，几乎占了半个身子。她
说这是奶奶剪的“艾虎”，用来镇宅辟
邪的。还有一幅剪纸，是一头鹿，口里
衔着草，回头的样子。她说这幅剪纸
叫“鹿衔草”，鹿衔着仙草到民间，给百
姓医治疾病，寓意吉祥安康。画家听
得几乎入了神。渐渐地，我们脑海里
的那位剪纸奶奶，越来越清晰地向我
们走来。

那时候，奶奶身处动荡战乱的年
代，迈着一双小脚，从沙漠翻过来，越
过长城，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落
脚。连续几天没有吃饭，饿得皮包骨
头，几乎昏死在路上，可始终有几样东
西没有丢，那就是剪纸花样，那是老人
几辈子传下来的。晚年时，奶奶的眼
睛怕光，经常看不清。可只要拿起剪
刀，就能剪出鸡、兔、狮子、马等各式剪

纸。每到春节，村里人把奶奶的剪纸贴
在窑洞新糊的木窗格纸上，窑洞顿时亮
堂起来，洋溢着浓浓的春意。

“如果奶奶今天在，应该有100多岁
了吧？”画家不由得问。

“有了，应该是 120岁多点。”老乡
说。画家为那些珍贵的剪纸纹样拍了
照，又在她家里看了好多剪纸、刺绣、泥
塑等，色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我们
还到村里附近的山峁、沟壑转了一圈。
炎热的夏天，乡间的坡洼上布满了浓密
的柠条和柳树。柳树丛间不时能看到
一些窑洞，有些土窑洞很旧了，但木窗
棂图案完好。那些窗棂上，贴过那位小
脚老奶奶剪出的精美剪纸，曾经在茫茫
的冬夜里映衬着那个明媚的春天。

临走，画家答应给老乡画一幅画。
他说，他要为那位远去的乡村剪纸奶奶
造像，她是乡土美的传承者。她像一朵
山菊花，那么绚烂地开放在偏远的山
里，给大地以无限春光。

微思语物


